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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重庆手绘的地图上，南纪门附近的街巷中有马蹄街的
街名，却没有坎井街的街名，但地图上标注了一口水井的位置，手写
的井名在“坎”字上还加了一个“穴”头，可见这地方是先有水井后有
街道。清代文人都使用《康熙字典》，细查字典里带“穴”偏旁的字，
里面并没有收录“坎”字。既然清代的官方地图重视这口井，还把井
口的位置标注在地图上，为什么在给井取名的时候，使用了一个字
典里都查不到的字，这颇让人感到意外。那时的地图上还没有中兴
路，今天的坎井街、韩家大巷、韩家小巷、厚慈街，都属于清代重庆府
总兵韩成的地盘，纳入韩府大堂花园的范畴。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韩府为解决饮水问题，于是挖了口1.2米
深的浅井，为解决蓄水问题，韩府的石匠在井壁岩石的内侧凿了一段
洞穴，并在井底的石头上凿了一个深0.3米、直径0.5米的锅状型水
凼，井口上放根1米长的水瓢，方便挑水工舀水。如此一来，修好的水
井，有一半的空间被上面的岩石盖住，形成一段穴。在重庆方言里，
盖和Kang词意相同，居家过日子，和锅、碗、盆、瓢打交道，常能听到

“快把锅盖Kang起”这句话。韩府不知是哪位高人，望着石凼内清凉
的泉水触景生情，便给这口井取了个Kang井名，这井名非常形象地
展现了水井的地貌特征。为了扩大井的知名度，韩府利用政治影响
力，把这个由韩府造出来的生字，标注在清代手绘的重庆地图上。

辛亥革命后韩府没落，韩府花园的地盘逐渐被本地和外来移民
蚕食，房屋越修越多形成街巷，就连韩府也被拆除修成了能通汽车
的中兴路。Kang井街的街名得到政府相关部门认可，住家房门上
统一钉上了Kang井街的门碑。

到了民国时期，重庆的地图使用活字版印制，由于Kang字没有
被字库收录，制版时找不到坎字头上带“穴”的铅字，编制地图的责
任人于是弃用了Kang字，把地图上的街名改成了坎井街。地图上
的街名虽然改了，但门牌上的街名和号码却一直没换，居民写信通
邮仍然用Kang字。

1949年后，带穴头的街道名牌被一直沿用下来，直到20世纪70
年代后期，才从门上被摘下，换上坎井街的名牌。为Kang井取名的人
早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发明的这个字，在街道的门牌上使用了几十
年，由于该字没被录入国家规定的字库，Kang字最终遭到弃用。

坎井街全长约300米，街道左下方连接马蹄街，左上方连接维
新街。自从韩府没落，坎井的上下形成街道，这口井就成了公用水
井。听老一代人讲，由于井的出水量不够大，每小时只能供十多担
水桶装水，来井里挑水需要排队，满街水桶盛况空前。抗战时期坎
井街上修了自来水站，自来水比井水卫生，居民都到水站去挑水，此
时的Kang井成了路边的摆设。如今，Kang井随着城市的发展而
消失了，原坎井街路口的位置上，指示牌换成了维新巷。

上初中时读鲁迅先生的《祥林嫂》，老师讲到祥林嫂捐门槛时
说，“槛”和“坎”读音相同，词意相近，正确的读音是“Kan”，坎井街
上读过书的崽儿都知道。但在这条街上居住过的数千家庭中，从小
孩到大人都把“坎”念成“Kang”，这既是历史，也是习惯，在他们记
忆深处，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街道读音已根深蒂固，门牌上的街名有
无穴头无所谓，但读音再也改不过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一 义渡口

在长江对岸遥望大渡口的时候，我总是想象她
从前的样子。渡口肯定是有的，依靠渡口繁华起来
的古镇，商贾云集，妙龄女子翩跹于市，人潮摩肩接
踵。万年江风吹打着的石梯，从街上一直向下连到
江边，江上舟楫往来，波澜不惊。

长江从青藏高原出发，冰雪的水收云纳雾，储天
地精华，汇成乳液一路滋养两岸。过四川合江，到江
津进入重庆地界，穿过大茅峡就进入大渡口。在钓
鱼嘴转一个360度大弯向西，慢悠悠流到马桑溪下
游又回头一个大湾折返向东，出大渡口。

上从大茅峡，下至义渡古镇，长江经过大渡口流
域32公里，留下了不少厚重的礼物，丰富了长江北
岸这个区域物产人文。

大渡口区域自先秦以来，历属江州、巴县，清光
绪二十五年（1899年），马王乡士绅筹资，在巴县长江
北岸马桑溪设置义渡，时称北渡口。古时渡口分官
渡、公渡、义渡，官渡为官设，供官府专用；公渡由地
方集资修建，向过渡的行人和货物收取少量费用，维
持专门的船工开销；义渡虽由民间自发组织募捐设
立，但属于义务性质，搭船渡河不收分文。北渡口所
在位置江面宽阔，流水缓慢，行船安稳，过江人众，渡
口规模为长江沿线数十里最大，时人就把北渡口叫
作大渡口。后从巴县划分出来，单独成立了大渡口
区。

内环快速路建成，马桑溪大桥贯通后，给一度濒
于消失的义渡古镇带来了新生的契机。位于马桑溪
大桥北桥头底下修复后的义渡古镇，上下三层，下层
临水，得闲坐在长江边吹风，看江水起落，体悟那一
个义字。在原始部落民宿烧烤，黄葛树下围炉煮茶，
说些古今。

中层一条街店铺林立，老屋阴凉，一溜的美食小
吃，老小穿梭其间，仿佛看到义渡曾经繁华的影子。
上层是通到江边的公路，老成渝铁路从公路上方横
过，背靠古镇坐在安放路边的旧车厢上，看火车时不

时轰隆隆从眼前驶过。想起数十年
前时常乘坐绿皮慢车，下午5点从菜

园坝火车站出发，停靠65个
小站，一夜摇晃

到成都的
天明，恍
觉梦中。

二 金鳌山

我与大渡口的相识，除了最早的茄子溪中学，第一
次乡村出游就是上的金鳌山。

大渡口的滨江路是一条干净宽敞的大道。路的两
边清新明朗，常年鲜花盛开，两边彩色步道平整顺畅。

沿着大滨路，从钓鱼嘴半岛上面经过揽江公园，再
往前到达石盘村，金鳌山步道就从这里起始。步道约
两公里长，可直达山顶的金鳌寺。

“鳌”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祥兽。传说为
龙之子，外形龙头龟身，雄鳌为金色，力大无比，善驮重
物，古人树碑立传时，常将石碑立于鳌背之上，借助神
力以保千秋。在科举时代，新中状元会高站殿阶巨鳌
雕像头上迎榜，独占鳌头。

金鳌山山形像一只努力把头伸进长江的巨鳌。从
大滨路步道到达山顶，可见金鳌寺，正踞鳌首之上。

步道到达的第一站是近年新打造的景点“五彩梯
田”。半山“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硕大
标牌，定好了调子。三月天晴，五彩菜花摇曳，桃李竞
相争春，点缀其中。

金鳌山上有远近闻名的两口古井。
一口井在五彩梯田旁边的长江石居民宿。坝子左

角石壁下，石刻“状元井”，二尺高八角井沿旧痕如皱纹，
内壁呈圆形，幽暗井内深水清澈，常年不枯。传说用状
元井水洗手洁面，不时饮用，必能文思泉涌，学业大进。

另一口井在金鳌寺的放生池边，旁边立碑“金鳌古
井”。这是经过考古研究后找出位置后重新设立，真正
的古井已经风化在时间的长河里了。

金鳌寺最初面积很大，清幽雅静，很适合安静读
书，古时候是巴县著名的“读书圣地”。在寺内古井取
水研墨写字，有“十载金鳌九进士”的记载。

小面体验中心背后那个金鳌，鳌首所望的方向，很
巧合正对不远的茄子溪中学。许是得天独厚被金鳌的
灵气浸润，学校成绩斐然。茄子溪中学1957年建校以
来，历经67年风云变幻，逐渐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
通学校蝶变为特色鲜明的联招学校。

学校的李燕书记说话简洁干练，对未来的规划有
非常清晰的思路。学校秉承“浩融术艺，相约成功”的
办学理念，坚持“简单做人，极致做事”的价值观，开放、
质量、特色办学，继续深化与名校合作，实现把学校打
造成重庆名校的目标。

校长王代光是典型的书生形象，儒雅内敛。茄子
溪中学作为一所艺体特色中学，在重庆市五年美术联
考中，三次摘得桂冠，站在鳌首；体育生多次获得全国
射箭、拳击比赛冠军。

三 古道边

我两次慕名专程去走大茅峡古道。
小南海火车站附近的大滨路尽头，过一个短隧洞，爬坡经过小

南海水泥厂，到跳磴镇蜂窝坝村。在蜂窝叠石的小茅屋小憩，再下
到谷底，就进入大茅峡古道。

大茅峡是古时候的称谓，长江切割观音山形成峡谷，北岸是壁
立千仞，形似利剑的金剑山，南岸怪石横江，如层层堆积的书本，称
作“万卷书”。江中有石头像猫，作势捕鼠，后称猫儿峡。大茅峡与
铜锣峡、明月峡曾经并称巴渝小三峡。

七月，室外暑热难当。走进大茅峡古道，光线瞬间阴暗下来，
一米见宽的沙土路面湿润，两边开满花朵的合欢树在路顶搭了凉
棚，像迎接凯旋的甬道。合欢花的白色绣球，不时在头上碰一碰，
又赶紧闪开躲进水嫩的叶里。有锋利的巴茅长叶横挡道路，这是
不是大茅峡的来历呢？

一个人在古道中穿行，仍会有一丝不安。在这些从久远处活
下来的植物中，不知道哪一朵合欢曾经触碰过古人，也不知道哪一
只手臂跨越千年，轻轻推开过路上的大茅。不安是短暂的，无数前
人用双脚开辟出来的古道，磨平了地上的凸凹，留给我们一条平坦
的路。心情起落中，大约半小时后，爬上一个小坡，重新站在了光
亮之处。再沿山脚行一段，到了古道的江岸。

拨开丛生的杂草，从小路去到最靠边的一块平地。外边断墙
犹存，墙外枯木朽藤杂乱，遮挡住视线，只闻树外风声，不见江上舟
楫。这就是大茅峡北岸的峡顶，站在峡顶，却没有下去江边的路。
只能通过立在旁边的两块牌子上的图片和文字，看个大概。

此处不远有一大溶洞，名月亮洞，是民国时期兵工署第21兵
工厂的武器存储库，洞口用混凝土浇筑，门高2米、宽1.5米。三线
建设的时候紧靠崖壁修了楼房，平台上四处可见的残砖断瓦，或为
一体。成渝铁路从山腰的隧洞穿出，通向下游的小南海。

月亮洞往下游不远，金剑山崖下曾有一个王爷庙。传说北宋嘉
祐四年（1059年）10月，苏轼等人从四川眉山顺江而下赴汴京任职，舟
行猫儿峡，见江水收成窄窄一束，遂弃舟上岸，去王爷庙祈求平安，并
挥毫写下“岷江一束”四字，后被庙中僧人用行楷阴线双钩自右向左
横刻崖上。由于年代久远，风化严重，现仅有“岷江”二字可见。

长江厚爱大渡口，大渡口也没有辜负长江。
深得渡口风韵的钓鱼嘴音乐半岛建设初见成效，在不远的未

来，“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湾”也将成为现实。
一 条 大 滨

路，走不完的风
景线。

（作者系重庆
中烟文联副主
席、南岸区作
协副主席）

长江厚爱大渡口 □程彧

字典上都没有的字
曾出现在母城这个地名中 □郑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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